关于我的《前缘》与《原初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金中

爱情是人类生活中极具普遍性的主题。中国的传统爱情诗有一个明显倾向：即，多表现男女别离时的忧愁和凄楚。
“卢家少妇郁金堂，海燕双栖玳瑁梁。九月寒砧催木叶，十年征戍忆辽阳。白狼河北音书断，丹凤城南秋夜长。谁为含愁独不见？更教明月照流黄”（沈佺期《独不见》），像这样思念远戍夫君的闺怨作品在唐诗中较为常见。至于“来是空言去绝踪，月斜楼上五更钟。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。蜡照半笼金翡翠，麝薰微度绣芙蓉。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（李商隐《无题》），则寄托与情侣的别后惆怅和重逢希望的渺茫。
宋词如柳永的《雨霖铃》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，这是分手瞬间的万般痛楚。“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”，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”。等待自己的，是明朝的黯淡行程和注定的凄凉落寞。
那么情侣相会时的欢欣呢？有是有，但多为已逝的回忆，在时间上属于过去。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（欧阳修《生查子·元夕》）。在作品中的“现在”时刻，只有对佳人不在的惆怅和叹惋。“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”。
可以说，古典诗词表现的多是未能如愿的爱情，充斥着男女双方在隔离状态中的黯然哭泣。我认为这是中世纪文人消极爱情观和人生观的体现。
诚然爱情常伴随着几多伤心与无奈，可是既然有别后的相思愁苦，也必有重逢时的欢欣喜悦。对于后者，古典诗词并未进行充分的开拓。
新的时代呼唤新时代精神的作品。我们有理由把目光投向爱情中甜美的一面，聚焦于情侣相会时的欢欣喜悦。其回味悠长，作为一种深沉的幸福，能成为人一生中永不泯灭的美好回忆。
《前缘》与《原初》是我以七律形式朝这一方向所作的尝试，均讲述了往昔的一对情侣，在今生今世又得以重聚的故事。表现他们此刻的温馨和上溯远古的追忆。我力图阐述这样的思想：爱情是永恒的，是命中注定的。纵经千世万劫、生生轮回，人的灵魂不灭，此爱终古长存。我要把爱情提升到一种至纯透明、宁静庄严的境界。作品中“你”“我”今生的身份详情均未作具体设定，因此可以理解为包括我和所有读者在内的任何人。两首诗都结合了宗教背景。
《前缘》的灵感产生于我对佛经故事的感动，对慈悲情怀和舍己为人精神的倾倒。
《六度集经》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：佛祖的前身曾是一只鹿王，带领群鹿生活在大草原。有一天鹿群遭到国王捕猎，伤亡惨重。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，鹿王来到王宫拜见国王，请求他不要再进行射杀，它们将每日送来一只鹿以供御膳，国王应允了。从此众鹿温顺地排好次序，按承诺每天都有一只主动前往王宫献身，临行时鹿王无不与之含泪话别。可是有一次，轮到一只将出产的母鹿要被派往王宫，它哀求鹿王能否将其与排在下面的鹿调换次序以待小鹿出生。而后一只鹿却不同意，不愿失去这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宝贵辰光。鹿王万般无奈，第二天它径自来到王宫御厨去替那只母鹿受死。国王惊异地问清了其中原委，不禁感慨万千。他送走鹿王并敕令从今一概不准侵犯鹿群，国家从此走上了祥和仁慈的道路……
我想将这鹿王的典故交织一个悠远的爱情故事。不知不觉脑海中浮现了“当年你我为青鸟，释迦牟尼做鹿王”的句子，以之作为一首七律的尾联。“释迦牟尼”为专有名词，在平仄上似允许一定通融。为了与其相呼应，在前文中我导入了“恒河”“太古”“辽原”等词语，将“你”“我”从今生到前世的广阔时空串联在一起，于是构成了《前缘》这首诗作：
一笑盈盈侍近旁，前缘历历复悠长：

同餐南海红桑果，共枕恒河碧月光。
太古万民虔敬肃，辽原百兽睦安详。
当年你我为青鸟，释迦牟尼做鹿王。

    首句描述今生，颔联回忆前世。南海恒河，无一不留下你我缠绵的影子。颈联由先前“恒河”一词引出，横向扩展为整个远古世界。尾联道出谜底，是对“你”“我”原始记忆的恍然大悟。  

那鹿王的至善和勇气，远古的宁静与和谐，还有你我曾经作为青鸟的厮守相伴，一一透过悠远的时空，凝聚在了现在这盈盈相对的微笑之中。
《原初》的结构同《前缘》相似，其文化背景为基督教，将追忆远古这一构思发挥到了极致。诗作主人公“你”“我”之前身，设定为人类的最初祖先——亚当和夏娃。

《原初》的灵感来自于对上帝神奇创造的赞叹。据《圣经·创世记》记载，上帝趁亚当熟睡之机取其肋骨造夏娃。亚当对此定怀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动，将其表达成律句即为“梦里居然余肋骨，化兹俏丽眼中人”。以之作为一首七律的抒情高潮，我构思了这首《原初》：

凝情相注触前尘，厮守原初忆尚真：

顶礼耶和神帝相，流连伊甸果园春。

  采他青翠宽柔叶，遮你白皙赤裸身……
梦里居然余肋骨，化兹俏丽眼中人！

    首联从你我今生此刻的含情凝视，追溯到遥远的创世之初。那时只有上帝耶和华和欢情于伊甸园中的夏娃与亚当。颈联具述偷食禁果之后，亚当突然面对夏娃裸体时的羞涩与果断。“宽柔”二字，尽现亚当的温存体贴。“白皙”一词依照现代汉语发音作为平声使用。尾联既是当年亚当对夏娃的瞠目惊叹，也是今生此刻，“我”对“你”凝情相注时发自内心的深深赞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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